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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別首
由〈後漢書﹒百官志〉記載後漢鄉宮的設置，得知有秩興奮夫
是為同官而異名之設，致於設置哪一個官名則決定於鄉的人口多寡，
「鄉戶五千則置有秩」、「鄉小者，縣置薔夫一人 J 0 1 而有關其
職掌，則先言有秩「掌一鄉人 J 2 ，後再與晉夫同述為「皆主知民
善惡，為役先後，知民貧富，為賦多少，平其差品 J 3 ，因此若由
二者的職責視之， <百官志)所表示之同宮異名的意見，似有矛盾;
其有秩之職先獨立言「掌一鄉人 J 後卻再說二者之職同;但是明
顯可見有秩權職範圖較畜夫廣，且雖言二者同官，但於前單述有秩
之職時，其說法卻不同於在後將二者同述時的見解。又於〈百官志〉
本注，哥 I {風俗通〉解釋喬夫職權，以為「奮者，省也，夫賦也，
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 J 4 ，這與{漢書﹒百宮公卿表〉所言「薔夫
職聽訟，收賦稅」的職責部份相同5 ，也和(百官志〉言有秩、音
夫「皆......為役先後，….，.為賦多少」之職相同。而在(百宮公卿
表)確實存有秩、奮夫二鄉宮，但卻只記載奮夫的職責，不言有秩。
因此結合前、後漢書(表〉、(志)對此二官的記載，或可得知二
者的職權，其喬夫者在(表〉中確有明載， (志〉中也有提及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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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〈表〉中卻不提有秩之職，待(志)中卻將二者職權合併言，且
前、後漠的鄉宮亦由一那四人減為一鄉三人;又〈表〉中末記有秩
職的原因可能是〈表〉雖言鄉官有有秩與薔夫，卻編寫有秩職責，
亦可能至後漢時有秩與喬夫職同，而只言琶夫以代表之，但〈表〉
中卻不會出現有秩與喬夫職同的字眼，況且二者若相同，何以用蕾
夫代表而不用有秩來說明，又〈表)中是先提有秩再提畜夫的，案
理若是二者職同也會注明，而以奮夫代表說明之。因此(百宮志〉
將有秩與奮夫視為職同而異名異地之螂宮的看法，在前漢似是不確
的，而〈表〉只言喬夫為螂官，以其範團來看亦是偏狹的。
由出土之秦漢時代簡贖資料來看，蕾夫是有專稱與專職的;如
此似能分辨出有秩與音夫是不同的。況且有秩為一官名亦或是「言
其官裁有秩耳 J 6的爭論未解決前，要探討有秩與琶夫的關係似是
在使問題更複雜而已。而就睡虎地秦簡中出現的奮夫專稱便有十餘
種，可知青夫並非只限為鄉官而己，而是主持某一單位的負責人。
在有關各種專稱畜夫的研究，前輩學者多已發微7 ，所以此文在考
訂各種裔夫之職稱與設置方面上，便不再重複，而將大部份問題著
重在秦律中之宮裔夫、大琶夫、縣晉夫之官名與其職權的解釋，並
探討以上諸會夫與縣令、長的關係，冀對秦漢時代之地方行政機構
的研究有所推展。
二、官喬夫
有關秦漢的琶夫名稱與職責，前人從簡贖中多己尋找出，並作
種虎地泰商所見之官喬夫.a
解釋，總其結語不外乎認為喬夫並非如(百宮表〉所言的只在「聽
訟，收賦稅」市己，而是在奮夫一詞之前因各不同單位而起以不同
之名稱，以成為有關政府事務中某一專門機構的負責人，其設置似
非只在鄉級，中央亦有，如上林所麗的虎圈晉夫8 ，披庭令之屬官
少內畜夫9與暴室薔夫 10皆是;至於郡、縣、鄉級的行政單位，其
喬夫名稱就更多了。如:
「口口元年十二月甲中，蜀郡倉告夫進移 廚書口到。」
是後漢時郡設有倉晉夫一職之例。然而在華簡中以宮晉夫一詞所出
現的次數最多，似應在此作一說明。首先由秦筒中可見到，宮琶夫
的職務並不專於某一特別行政部門，官雷夫一職管轄的業務相當繁
多，如有管倉鷹者， (秦律十八種﹒倉律〉記:
「倉為(為〉巧(朽〉禾栗，及積禾栗而且主之，其不可食者
不盈萬石以下，詳官告夫:百石以上到千石，噴官告夫一甲;
過千石以土，背官喬夫二甲;令官會夫、冗吏共賞(償)敗
禾栗。 J 12 
其雖未明言官畜夫主管倉庫，但是禾東敗壞卻由宮會夫賣主要責任，
可知官琶夫有管倉庫者;又有管度量衡者，如(效律〉云:
「衡石不正，十六兩以土，背官告夫一甲;不盈十六兩到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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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，背一盾。品(桶)不正，二升以上，背-'f1;不盈二升
到一升，臂一盾。 J 13 
是衡者之器血有一定的規格，不合者亦罰主管之官琶夫主管物資
者則如:
r~料而不備其見(現)數五分一以上，直(值)其賈
(價) ，其臂、詩如數者然。十分一以到不盈五分一，直
(位)過二百廿錢以到千一百錢，誇官告夫;過千一百錢以
到二于二百錢，質官告夫一盾 :過二千二百錢以上，質告
夫一甲。百分一以到不盈十分一，直(值)過千一百錢以到
二千二百錢，詩官告夫;過二千二百錢以上，背官告夫一
盾。 J 14 
是一縣物料的管理亦由官畜夫負責，若數目不足則依短缺數量之多
少加以懲處。又有主管會計者，例如:
r it技相繆(謬)毆(也) ，自二百廿錢以下，詩官告夫;
過二百廿錢以到二千二百錢，臂一盾;過二千二百錢以上，
背一甲。人戶、馬牛，賞一盾，自二以上，背一甲。 J 15 
是當會計後經過核對而產生誤差，也要依誤差數目的多寡來懲罰官
畜夫。由上可看出官吉夫者並非只處理某一項業務，其最少主管了
倉貨、度量衡、物資、及會計的各項事務，但在一縣之內以一宮兼
暖虎地秦商將見之官會夫 a撞
如此數職者的情形恐怕不太可能發生，一則事務繁多無專責人員管
理勢必無法推展，二則一人無法管理如此多的事務。蓋推之官喬夫
是一泛稱，為各專職晉夫之通福耳，故一縣之內有主管不同事務的
專稱吉夫，因此宮晉夫亦有多位，正如睡虎地臻律中所見一樣。而
一縣內專稱晉夫之多也反應出黨代對於地方事務的重視及對其控制
的企圖。
又〈秦律十八種﹒倉律)有:
「令官告夫、冗吏共賞(借)敗禾栗。 J 16 
見官奮夫之下有吏員以協助其事務的辦理;同律又有:
「官告夫兔，鼓其官而本f訪者，令與其縛官分，如其事。」
17 
則當官奮夫免職時，必讀查驗其所管轄的物資若有不足數的情形，
官晉夫與他屬下的小官需按各自所負責任分擔，其中亦可見宮雷夫
下有碑官(效律)也記有「官裔夫、冗長皆共賞(償)不備之貨
而入贏。 J 18 ，又有:
「官告夫臂一甲，令、丞賞一盾。其史主者坐以背、詩如官
告夫。 J 19 
因此在官奮夫之于設有冗吏、碑宮、佐、史及養以協助宮窗夫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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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，而當官奮夫失職時，部屬亦連帶的需負法律責任。在專職畜
夫方面，卻亦如如宮畜夫一樣設有下屬，如〈秦律十八種﹒由律〉
記:
「百姓居留令者毋敢藍(酷)百(5頁) ，回音夫、部佐謹禁
御之。 J 20 
是由畜夫之下也有部佐協助之;及〈效律〉
「某膺禾若干石，倉告夫某、佐某、史某‘稟人某。 J 21 
則倉晉夫在封倉時其下屬亦需一同記上姓名。因此若由上文以官畜
失為各奮夫之通稱，則秦律中官喬夫與各專職晉夫所指之部屬應是
指同一批人，否則官喬夫若為各喬夫之糖、管，其下有部屬，各專職
喬夫之下又有部屬，豈非重置之人過多矣，且執行時必有所衝突，
更不利事務的推展。
再者，官窗夫與專職喬夫若失職則同向縣令、直是負責，而縣令、
長亦需負因此二者過失的同坐責任。(效律〉有:
「官告夫背二甲，令、丞背一甲;官告夫臂一甲，令、丞
盾。 J 22 
蓋官告夫與縣令是宜接隸屬關係'當前者受罰時役者亦連帶處罰，
只是較官告夫捏而已;又由(秦律雜抄〉中誌:
睡虎地秦簡所見之官告夫.. 
「馬勞課殿，背鹿喬夫一甲，令、丞、佐、史各一盾。 J
23 
也表示縣令、丞需向坐專職喬夫之失，同樣地是直接隸屬的關係。
因此若官晉夫夫為各專職畜夫的上級，何以各專職畜夫犯錯卻不見
官琶夫同坐之詞，而官奮夫失職亦不見有專稱畜夫同負法律責任，
可推知此二者皆同向縣令、長負責，並無隸屬關係，而寶貝目二者異
名而已。又白宮畜夫與專職喬夫同由縣令、長來任免一事，也可看
出官喬夫是專職薔夫的通稱。(秦律十八種﹒內史雜〉記:
「官告夫免，口口口口口口口其官Æ置告夫。過二月弗置告
夫，令、丞為不從令。.J 24 
縣令、丞需負責官窗夫之任免，此與上言縣令、長為宮琶夫之上級
同。而
「苑告夫不存，縣為置守，如鹿律。.J 25 
是廳律規定苑奮夫亦由縣令、長為之任用，而不由宮窗夫任命，可
見官裔夫並非為專職昔夫之上級，其二者的地位是等同的，同向縣
令、長負責，縣令、長對二者亦具相同之任命權，因此官奮夫應是
各專職畜夫的泛稱，而非在專職畜夫之上又有一官窗夫存在。又官
薔夫之名似源於〈管子﹒君臣上〉所言之「吏昔夫.J這可由〈管
子}所記「吏奮夫」之職責與秦律所見諸裔夫之職責相比較得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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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言:
「吏喬夫任事， .........。吏告夫盡有誓牙呈事律，論法辟、街權、
斗斜，文劫不以私論，而以事為丘，如此則吏喬夫之事究
矣。 J 26 
蓋吏畜夫所負之職責與秦律中的官喬夫一職似亦相同，惟秦後吏的
地位降低才改「宮」字，而「吏」、「官」二字之義不外指政府公
家之意，所謂「吏，治人者也 J 其意亦在此，故官喬夫一詞存而
不廢;又各專職裔夫的出現原因，似在於業務之繁重與專賣分工之
需求，雖在各自業務範圍內有各自不同的稱呼，但亦是為公家服務
故亦稱為官喬夫是也。
三、都官喬夫
秦律所見之諸琶夫多屬縣級，且由上可知並為縣所管轄，然而
在不少地方卻可發現似有另一系統的音夫官，即所謂都官所屬的喬
夫。都官，在秦簡中甚為常見，而歷代注家對此的解釋頗為分歧。
顏師古認為 r 中都宮，凡京師諸官府也。」如淳以為 r 中都宮，
宜吏，奄人為吏者也。」晉灼曰:中都官「凡職在京師者也。」
27然而以上皆針對中都官一詞作注解。不過由秦簡所見中都官與都
宮二詞所指似有差異，因中都宮似可指中央三輔地區所直屬之職宮，
但是都官一詞似不可等同中都官所指的範圈，其範圍應更大。睡虎
陸虎地制所見叫做a
地秦簡(效律〉中有這樣的記載:
「官告夫背二甲，令、丞臂一甲;官告文賞一甲，令、丞臂
一盾。其史主者坐以背﹒詩如官喬夫 o 其它冗史、令捧計者，
及都倉、庫、四、亭喬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，去。令、丞。」
28 
其中令、丞指縣令、縣丞'故此律為針對縣內所發，而縣內之官喬
夫受費罪時，其它相關之冗吏及令按計者亦同坐罪，罰與令、丞同;
而其後之「都倉、庫、田、亭裔夫」在〈睡虎地秦墓竹簡〉的注釋
中以為「都」是總之意，不過若作此解釋則後文「離官」一詞似較
無法求得通解。此條中所謂「離官」不應指皇帝離宮，其「離官」
似指離開主宮之所在地，故後有「屬於鄉者」來表示此「離官」所
在之地;而「都」亦應指縣所轄之直管地區。在漢代，三輔為漢廷
之直轄地區，且各王國亦有其直接管轄之地，所以在郡縣制度中，
郡與縣是否亦有其郡府與縣廷所直接管轄之地，若是如此則屬於縣
廷直轄之倉、庫、田、亭琶夫，亦需因為其他屬於縣廷直轄的鄉之
倉、吏、庫、田有亭奮夫之過失而負連帶的法律責任。
(秦律十八種﹒金布律〉中記:
「都官、有秩史及離官告夫，養各一人。 J 29 
此處所言之都宮、有秩吏及離官窗夫等三詞，皆指三批官員，故為
一泛稱，而非一官名;又{居延漢簡釋文合校}一八一﹒二A簡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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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元延二年八月庚寅朔甲午都鄉會夫式敢言口。」 一八一
.二 A 30 
而〈居延新簡) E . P . F 22. 134. 記:
「卅并關守丞匡版一封詣府，十一月岳辰言居延都由告夫丁
宮祿福男子 o J 31 
由前一簡得知漢代即使在邊塞地區也有都鄉的存在，而有都鄉喬夫，
後一簡則言在居延縣有都田，此回應隸屬於與前一簡所言之都鄉者
所有，故在一縣內的鄉有都鄉與非都鄉的分別，而在縣直屬之都鄉
內的音夫，為區別於非都鄉者，遂加一都字。因此由以上所言在漢
廷或郡縣皆有其直轄之地，在此地之內或由此地派出各地之官員，
皆相對於其他非直轄區所屬官員而稱為都宮。
(秦律十八種﹒金布〉中載:
「縣、都官以七月糞公器不可繕者，有久識者靡蜜之。其金
及鐵器入以為鋼。都官輪大內，內受賈(貴)之，盡七月而
減賢(華)。都官遠大內者輸縣，縣受賈(賣)之。糞其有
物不可以須時，求先賈(賣) .以書時請其狀內史。凡糞其
不可賈(賣)而可以為薪及蓋讀(聲)者，用之;毋(無)
用，乃海之。 J 32 
唾虎地秦筒所見之時夫..a
可見在縣內存在著縣官與都官二系統的政府官員，其公家器物屬於
都官者由都官處理並負責，歸縣官管理者亦由縣官做處置，其似有
各自之系統，因此在一縣之中雖同樣處理某一頃事務，可能有縣官
與部官所屬之不同的喬夫存在，但是就如上條所引的內容，都官若
離中央政府還者，其器物就在當地縣境內販賣掉，而從〈秦律十八
種)第十六號簡中又可得知，在縣境內的都官必須受縣官管轄的，
(秦律十八種〉中記 r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，寫其官之用律。」
33葦都官在各縣者需由縣官抄寫該官所適用之法律，這可能是因為
各縣所需的法律困地區性的差異而必須有不同之條文，其中也可看
出秦代雖在政治上做到大一統的地步，但是各地之譚厚的風俗習慣
亦在法律條文中表現出來。
在漢代懸泉置遺址新出簡贖中可得到都田奮夫是由置之官員來
管理的，其言 r懸泉置隸屬敦煌郡效穀縣，置設丞一人，下轄置
晉夫、廚薔夫、?琶夫、倉薔夫、少內琶夫、都田奮夫等官員。」
34所以若言都者指當地官府對之直轄之意，則管理此置之直轄田地
的喬夫亦由該賣主管官員管理之，推之則都官在各縣者亦由各縣管
理。歸納之，由秦簡中所見之音夫其名目眾多，而前輩學者已多解
釋，不過在此針對官琶夫與部官畜夫稍作強解，其不適之處必多矣。
四、縣喬夫，大喬夫與縣令、長
由上得略知宮會夫與專稱裔夫及部官督夫之意，然而若要分別
出雲夢棄筒中所記各晉夫之隸屬與等級關係卻非如此容易。其官裔
E~ 中與史料，]刊號
夫與各專稱喬夫主管某一專門事務，並向縣令、長負責，而縣令、
長是為其上級也，但是雲夢秦簡中的縣畜夫及大琶夫是何等地位呢?
是在宮晉夫上之更高一級的音夫或是另有所指，若是前者則在棄代
時一縣之內就出現了二位主管官員，一位是縣令或縣長，一位則是
縣窗夫或大奮夫，而其擁有的權力皆大，主管的事務亦多，因此令
人懷疑其二者同時存在一縣之內的可能性。在此我們試從秦簡本身
著手，嘗試替縣晉夫及大喬夫尋找其在一縣之內的身分地位，並說
明縣內各畜夫之關係。
前已述官喬夫或專稱喬夫之上級為縣令、長，而在〈秦律十八
種﹒倉律〉及(效律〉中皆有這樣的記載，其當穀物入倉後，必須
封繃並且記上「某層未若干石，倉畜夫某、佐某、史某、麗人某，
是縣入之J 且
「縣、告夫若丞及倉、鄉雜以封印之，而遣倉告夫及離巴倉佐
主廈者各一戶，以先(錄)人。其出禾，有(又)書其出，
如入禾然。 J 35 
是倉裔夫必須對所入出穀物數目之正確與否負責，故需在封倉時記
上自己的姓名，而縣晉夫也必須與主管人員共同封絨表示對倉雷夫
所處理入出穀事負責，可見縣雷夫是倉奮夫的上級;而前言專稱吉
夫向上負責的對象是縣令、長，故由此可推知此條所言的縣奮夫實
是指縣令、長。同條下又言:
「倉告夫及佐、史，其有免去者，新倉脅，新佐、史主唐者，
暖虎地秦商所見之宮會夫 a盟
必以府接度之，具有所疑，請縣告夫，縣喬夫令人提度及與
雜出之。禾贏，入之，而以手掌論不備考。 J 36 
因此若在倉晉夫交接時發生穀物與簿籍記錄不相符，就向上級之縣
青夫報告 o 由此也可看出若縣喬夫下屬的倉喬夫出現問題時，縣喬
夫必須令人重新評量並參予其過程，若不足並依法論處之。所以縣
奮夫必須在法律上同坐倉畜夫所犯之過失，此與上言縣令、長必須
同坐各專稱晉夫之法律責任是相同的，蓋可略推縣畜夫是縣令、長
之別稱耳。
又〈語書〉是南部郡守下於本部各縣、道的一篇文告，其首言:
「廿年四月丙戌朔寸亥，南郡守騰謂縣、道脅夫。 J 37 
蓋郡守發書於下級單位時必於其主管者，故縣、道奮夫是各縣、道
之主宮，於縣者則為縣令、長。而(語書〉內容在要求政府律令的
實行，以矯鄉惡俗，因此在文內亦明言法律公佈後「令人案行之，
舉劫不從令者，致以律，論及令、丞。有(又〉且課縣宮，獨多犯
令而令、丞弗得者，以令、丞聞。」是以直接論及縣令、丞不從令
時亦需遭到律處，而此處所言之「令 J 應是文首所指之受文者之
一，故縣令可稍為縣奮失。於〈秦律雜抄)中記有屯戌邊塞之律，
其云:
「﹒戌律曰:同居毋并佇'縣告夫、尉及士史行或不以律，
背二甲。 J 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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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尉者指縣尉，於雲夢華簡中並不見另有指者，故縣喬夫與尉連詞
其必為縣尉之上級，而在一縣內除縣令、長外並無他人。以上言之
雲夢秦簡中所指之縣喬夫蓋為縣令、長之別稱耳。
在睡虎地秦簡中另有一奮夫是較無法明辨其地位的，即是大畜
夫。l 然而大畜夫的身分必在縣丞與官晉夫之上， (秦律雜抄〉中有
這樣的記載:
「碟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買賣死，居於官府，皆將勿句。所弗
問而久(繫)之，大告夫、丞及官告夫有罪。 J 39 
其{王子犯罪的程度達到用勞役抵贖刑以上到贖死的罪時，官府並不
加監管，但是若長期拘禁而不訊問，則主管司法者必需受處罰。其
中之宮窗夫葦指縣中負責司法的音夫，而丞者主一縣之文薯，司法
程序中必不離文書處理也，又大畜夫則為官畜夫之上級故需同坐其
失職罪。奉代在一縣中擁有最高之行政與司法權者莫屬於縣令、長，
況且碟子犯罪向有優待權，因此若對其久繫不問是所負責任必大於
一般人者，故需牽連到縣令、長。又除〈法律答問〉中記:
r If'僑(矯)丞令』可(何)段也?為有秩偽寫其印為大告
夫。 J 40 
一條外，凡提及大琶夫的有關條文皆以大蕾夫與丞相連詞，因此大
奮夫是在縣丞之上的，而其唯有縣令、長而己，否則縣內勢必有另
暖虎地秦商將見之官喬夫.
一系統的行政組織，因為縣丞是在縣令、長下而設的。
由以上歸結之，縣喬夫與大喬夫同存於一縣之內並同為最高主
管，下轄官喬夫並有丞。而其二者應同為縣令、長之別稱，然而為
何會有如此的稱號，而不直言縣令、長呢。蓋疑稱縣普夫者，以縣
示其所轄之範圈，稱大奮夫者，以大表其為縣中之最高級的喬夫。
實則縣令\長與縣青夫及大雷夫皆異稱而已。
五、結語
由睡虎地聲筒中可看出，薔夫一職在華代的縣級行政單位內掛
演一個重要的角色，有關縣內的重要事務皆有一位主管奮夫來管理;
因此在法律上薔夫亦需負擔其相對的責任，而從律令上對喬夫在職
務上的規範及對其失職的處罰，可知擔任昔夫一職者不但要熟悉律
令而且本身亦需具有資產，因為由睡虎地華簡所見有關奮夫的記載
多屬於經濟性規範的法律條文，當奮夫無法如律執行峙，輕則評再
則質，更嚴重則捕償不足之數，如〈效律)所記:
「官告夫、冗長皆共賞(償)不倫之貨而入贏。 J 41 
是官晉夫與其下之屬官必讀償補不足數的財貨，而多餘的卻需轍官
府;對於縣內倉庫的管理亦是如此，其(秦律十八種﹒倉律〉中記
載宮畜夫對於糧倉管理不良時所遭的懲罰，其云:
「倉為(為)丹(朽)禾敗，及積禾栗而敗之，其不可食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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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盈萬石以下，詩官告夫;百石以上到千石，背官喬夫一甲;
過千石以上，背官喬夫二甲;令官告夫、冗吏共賞(償〉敗
禾栗。禾栗雖敗而尚可食毆(也) ，程之，以其先(耗)石
數論負之。.J 42 
則倉積穀物而腐敗，若達一定石數便分別施以不同的處罰程度，而
且敗東皆令官畜夫與眾吏一起賠償，但是試問干石之敗栗，宮畜夫
與冗吏有何能力償還，因為這應不是一筆小數目，因此不禁令人懷
疑秦代擔任宮喬夫者，其本身或是家族在鄉里中應是擁有相當地位
的，致少在經濟能力上是如此。而且任喬夫者又需知曉律令，若「官
奮夫節(即)不存」則「令君子毋(無〉害者若令史守宮，毋令官
佐、史守 J 43 ，是以任喬夫者要具備一定的條件，非人人可為也。
而破城子出土之居延新簡的(候栗君所責寇恩事〉簡冊中，言已有後
漢時都鄉喬夫向上級所移的愛書，由此簡冊可見都鄉音夫必須處理
民事案件的訴訟，因此其非了解律令不可 o 44 
由睡虎地秦簡記載關於奮夫的法律條文中，可得秦代對於畜夫
遵守律令一事的要求是嚴格的，其簡中記有相當多對於喬夫不守律
令亦或失職時的處罰條文，而且又要求畜夫以官職為事，如(法律
答問)中有:
「告夫不以官為事，以好為事，論可(何)毆(也) ?當惠
(遷) 0 J 45 
這樣的條文;以為晉夫不務官職而行惡事，是需論以流放的重刑的。
由此亦可反應出秦代政府企圖以律令規範地方官吏的野心。
睡虎地委簡所見之官禽夫 4圖
總言之，由睡虎地秦簡見秦代縣內存在著主管各項專門事務的
晉夫，而這些喬夫泛稱為官喬夫，其亦可因主管事務之類別不同而
冠以專稱，並對縣令、長負責。而縣內奮夫的等級以縣晉夫、大晉
夫最高，下統各奮夫(即宮喬夫) ;又奮夫在丟棄代縣級政府中佔一
重要地位，因此簡中出現關於裔夫的法律條文為數不少。更由法律
條文的內容可推知任琶夫者不但政蔚要求有資格限定，且鄉里中有
此能力者可能是一些大家族的子弟，這樣政府可用這抵人萊加強對
鄉里的社會牲控制。不過這需要更多資料來驗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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